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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爷爷含泪领着家人给乡亲
们鞠了一躬，让金额背着去桥东村
就医去了。路上，爷爷和金额说：“上
次你和金巧生病，我赊了房中医两
服药还没还人家钱呢，这次咱去求
求人家，看能给我治伤吗。”

金额说：“二爹，先生要是不给
您看病，我就给他跪下不起来。他要
是还不应，您老就把我留下给他当
长工，抵他的债，说啥我也得让他给
您治好腿伤。”

金锁爷爷趴在金额背上应了一
声，疼晕了过去。

金额喊不应二爹，吓得猫着腰
小跑起来。经过一年多的石匠生涯，
金额的身板练得壮实极了，背着120

多斤的二爹，一溜烟似地跑进了桥
东村。村里人一看金额背着人急火
火地来了，就知道是来找中医看病
的，纷纷指路。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姑
娘本来是去村头挑水的，看见金额
着急的样子就放下水桶领着金额跑
进了一座大宅子。

小姑娘一进门，就大喊：爷爷快
来，有个病人快不行了。边说边指挥
金额把金锁爷爷放到了门前的一块

木板上。
金额噗通一声跪到地上：房老

先生久仰您大名，我二爹是因为抗
日被鬼子打的。我二爹在路上还说
我家还欠您两服中药钱，我的命其
实也是您救的，我求求您再救救我
二爹吧！

“救人要紧，二嫚和你娘说快熬
麻沸散，我要开刀取子弹救人了。”
房中医边挽袖子边说。

金额一听医生表态了才敢站起
来。二嫚开始给金锁爷爷清洗伤口，
一碰到他腿上的伤口，金锁爷爷醒
了过来。咬着牙和老中医说：“房老
先生，子弹打进我腿骨里去了，烦请
您赶紧给我挖出来，要不我的腿就
要废了。”

“金二，我知道你是条汉子，咱
的麻药药性慢，你能忍着痛，我现在
就给你取出子弹来吗？金锁爷爷重
重地点了点头。二嫚拿条毛巾给他
塞进嘴里，让他用牙咬着，疼起来后
别把舌头咬碎了。”老中医吩咐道。

刀刚切开皮肉，血水就哗哗地
流了出来。金锁爷爷紧握着金额的
手，闭上眼，咬着毛巾硬挺着让刀子

切开肌肉。疼得满头是汗，但就是忍
着没哼一声。

终于，子弹头被老中医用镊子夹
了出来，老中医把它狠狠地扔到了地
上，忿忿地说：“就是这些龟孙子玩意
儿，要了咱多少中国人的命！”

老中医给金锁爷爷包扎完说
道：“咱没消炎的西药，你二爹得在
我这里多住几天，我得勤护理，免得
他的伤口发炎，后生你回吧！”

金额跪下给老中医磕了个响
头。“房老先生，您给俺二爹治病，没
提半个钱字，俺家还欠您钱。最近也
还不了您，俺家被鬼子烧干净了，我
在您家当长工报您的恩情吧！”

老中医缓缓地说：“后生，我房
家人看病，从来不问人要钱两，都是
乡亲们秋后根据各家收成给我点粮
食。你就回家和你奶奶说，我喜欢喝
小米粥，秋后让你奶奶赏我20斤小
米吧！你快回家报信去，省得你家人
惦记，二嫚会照应好你二爹的。”

金额听了，千恩万谢，着急地回
家报信去了。没想到金额和二嫚因
为这件事结下了美好姻缘。

(未完待续)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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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辫辫子子知知青青姐姐姐姐
你你还还好好吗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孩
童时代的我，亲眼目睹了女
知识青年同男人一样辛苦
劳作，年轻漂亮的大辫子姐
姐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位可
亲可爱的“女汉子”，因为不
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脑后
有条大辫子，再加上她吃苦
耐劳的性格，让我至今记忆
犹新。

当年欢送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时的情景。（资料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

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下发以
后，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文革”
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
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
校停课了，人与人派别之间的分歧
发展成了武斗。文化大革命由于是

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
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
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
用的破坏力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
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
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
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
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毛主席说：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
是可以大有作为。”于是在1968年12

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很有必要。”为期十年的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拉开序
幕，一大批知识青年告别父母、亲
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

偶遇可爱的大辫子知青姐姐
记得那是1975年的秋天，也是我

上小学一年级后的第一个假期，地
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刚刚吃过早
饭，村里树上的大喇叭“吱吱”响起
来，叽哩哇啦地说了些啥，小孩子根
本不关心。父亲吃了午饭就出门，我
尾随而至南坡的田边，原来大人们
在平整低洼处的土地。抬头望望，满
眼是人，三五成一群，十多个一小
队，几百人的队伍干得热火朝天。正
在发愣之时，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爽
朗的笑声，仔细瞅瞅，原来是六个年
轻的女同志在边擦汗边说着笑着。
不认识她们，但是看她们的年龄也
不大，成熟中略显出稚嫩，似乎比我

大那么一点点。往近处挪挪，只见一
个甩着大辫子的姐姐，后背的深色
上衣已经湿透。她们同男人一样光
着脚丫，布褡裢牢固在双肩上，满脸
是汗。看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天啊，
这可是男人的活啊，怎么让女人干
了？直到晚上问父亲咋回事时，才从
父亲的口中知道了她们是下乡的知
青，来接受教育和锻炼的，由此“知
青”二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大约两天后的早晨，因下雨
未出工，大人们在家歇着，好奇心
驱使我去了大队部看看知青姐姐
们。她们有的在看书，有的不知道
在写着什么。大辫子姐姐看到我

就凑了上来，笑眯眯地逗我玩。年
龄小，也没有什么顾忌，和姐姐连
打带闹了一番。就在我将要离开
时，大辫子姐姐让我再玩一会儿，
我不同意。说着说着，大辫子姐姐
抓起了一个“黑把子”吓唬我，说再
走公安就要拿铐子(手铐)来抓我
了，吓得我一直陪她玩到中午才离
开。临走时姐姐说：“别害怕，那是
一个电话机，不摇动它不通。”原来
如此，我从此知道了摇把子电话。
此后，慢慢地和姐姐们熟悉了，就
经常去找她们和不远处的男知青
玩，直到一年后的冬天大雪时她
们离开，从此杳无音信。

40年过去，难忘大辫子姐姐
时间飞逝，日月如梭，转眼四

十多年过去了，那时的贫困景象早
已经不再。当初豆蔻年华、意气风
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花甲或古
稀之年。曾经的毛头小伙子和羞答
答的姑娘都已经两鬓斑白，有的做
了爷爷或姥爷，有的当了奶奶或姥
娘。如今的他们或许在白天看孩子

及读书看报，但在夜里或许常常梦
见当年挥洒青春和汗水的那片土
地，可能会时时想起曾经一块儿同
甘苦、共患难的姐妹兄弟。

现在常常想起大辫子姐姐逗
我玩的情形，只记得她姓胡，左右
腮两边有深深的酒窝，笑起来很好
看的样子。不知大辫子姐姐后来去

了哪里，过得是否安好，现在想起
来，姐姐大约也六十岁了，从一个
青春少女，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老
太太。姐姐就是那个知青时代的一
个缩影，和姐姐相识是一段难得的
缘分，陪姐姐逗趣也是一段人生难
得的经历，相信姐姐没有忘记，我
也是。

刘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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